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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陈凤杰

沙鱼塘地名往事

昌江海尾镇沙渔塘社区近年成
为网红打卡地。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巷陌情深

周广玲如歌行板
近年来，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镇沙渔塘社区（俗称沙鱼塘），
这个昔日寂静的小渔村变得越
来越热闹。各地游人络绎不绝，
欢声笑语。每逢周末或节假日，
更是停车位“一位难求”，生日派
对、“落日集市”“落日音乐节”“蘑
菇屋婚庆”等层出不穷，沙滩飙
车、海上飞艇、空中滑翔等更显刺
激。日落了，月出时，海滩上又是
另外一番夜生活景象：有人以沙
滩为床，仰望星空，寻找那颗星，
彻夜不眠；有人以涛为歌，在“涛
声依旧”中“重复昨天的故事”。
从最早的12户人家到网红打卡
地，当地人用百年时光续写光阴
的故事。而沙鱼塘一地双名的
故事，更是耐人寻味。

沙鱼塘，有人写成沙渔塘。
有人说沙渔塘原名“鲨鱼塘”，因
港口曾有鲨鱼繁衍生息而得名。
其实，在清道光《琼州府志》和清
光绪《昌化县志》中，均有“海尾港
南五十里有沙鱼塘，遇南风大方
可以泊舟。稍南曰棋子湾不可
泊。沙鱼塘南五十里，有小港，曰
昌化港……”等文字。可见，沙鱼
塘的名字由来已久，有志可证。

古汉语中，“塘”指堤岸，即用
土石筑成的挡水结构，如海塘等。
沙鱼是鲨鱼的别名，属于海洋中的
大型鱼类，多见于古籍或地方性称
呼。当地人说，过去沙鱼塘有一个
奇观：每当台风即将来临时，会有
三五成群的沙鱼在港湾附近翻
滚。渔民一看到这个情景，就知道
台风要来了，不再出海。有关资料
记载，鲨鱼体内侧线系统（一种特
殊的感官结构）能感知水中振动和
气压变化。台风临近时，大气压力
变化会引发水下声波振动，鲨鱼通
过侧线系统感知变化，从而提前感
知台风威胁。

春汛来了，风平浪静，碧波荡
漾，沙鱼会沿着港湾翩翩起舞，村
民们也兴高采烈地跳起来了，互
相呼应，场面十分壮美。这里的
渔民虽以捕鱼为生，但从不捕捉
港内的沙鱼。渔民爱沙鱼，沙鱼
佑渔民，沙鱼与人和谐相处，欢聚
一“塘”。

不过，当地人更习惯称沙鱼
塘为泗涎村。为什么叫泗涎呢？
村里一位羊姓老奶奶曾经告诉笔
者，她小时候，父亲告诉她，因为
这里风光好渔获丰，让外村的人
都羡慕得流口水，所以取名“泗
涎”。“泗涎”的儋州话读音是

díyún，与“笑然”两字谐音。由
此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个儋
州渔民因海难被“泗涎”村民救
起。他回到家乡后，对救命恩人
念念不忘，于是请人代写信件，寄
给恩人以表感谢。但是，写收信
人地址时却犯了难。因为他只记
得村名叫“泗涎”，至于字怎么写，
全然不知道。代书人问：“你对这
个村有什么印象吗？”他回答：“这
个村旁是石港，出了港口便是渔
场。海边有一口井，水很甜，村头
有一座庙。村里还有条十字街。
这个村的人很好很好！”

代书人想了想，这个村这么
好，依照儋州话的读音和意思猜
测，莫非叫“笑然”？他便将收件
地址写成了“笑然村”。当信件到
达海尾邮电所后，邮递员知道当
地没有“笑然”村，但有一个泗涎
村，便将这封信投到那里。后来，
邮递员果然在泗涎村找到了收信
人。这个故事成为一段佳话。其
实，泗涎村这个村名，在该村百年
古庙“神山庙”落成时就出现了。
先人撰写的庙门楹联“峻岭飞升
广德遍洲湖海远，泗涎座镇明王
共仰地天长”中就嵌有“泗涎”这
个村名。

如果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沙
鱼塘和泗涎这两个名字有什么
关联吗？可以这样说，沙鱼塘是
自然的真实写照，是上天的赐
予，而泗涎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
表达，是先辈们正确选择和不断
努力的结果。

据村里的老人说，当初，先辈
们选择在村里定居时，仅有12户
人家。村庄历经两次大火浩劫，
全村茅屋化为灰烬。但是，在不
屈不挠的村民的努力下，村庄毁
了又重建。他们聚集在一起谋划
村庄建设：以神山庙正对的港口
为纵线（南北向）；以东有学校，西
有水产组为横线（东西向）；以纵
横交叉点为中心，建十字街。其
他街道，依此左右排开。诸街房
屋建造，以神山庙为中轴，房屋朝
向对称，和睦相处，约定俗成。

后来，村里的房屋由茅房变
成瓦房，又由瓦房变成楼房。村
民第一次修建的瓦房，人称“海藻
房”。当时，村民知道要改变生活
现状，除了渔业，还要依海创收，
而捞海藻便是一条创收途径。他
们没日没夜地从海里捞海藻、晒
海藻，晒干了再挑去卖。多少人
晒黑了，消瘦了，都没有放弃。他
们珍惜大自然的这份恩赐。当
初，干海藻几分钱一斤，要建成一
间瓦房要卖多少干海藻，要付出
多少血和汗，可想而知。

后来，村里的街道由沙土道
变成水泥道，由水泥道变成大理
石道，路面整洁干净。街道有路
灯，海边有高架灯，互相辉映，民
宿广告灯更是别出心裁。这里像
渔村里的城市，又像城市里的渔
村，别具一格。

如今，这个一地两名的昔日
小渔村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
号。“踞在沙鱼塘宝地，泗涎村福
泗涎人”，这句儋州山歌逸唱出当
地人的心声。

在时光的长河中漫步，不经意间，便
与盛夏撞了个满怀。当那“知了……知
了……”的叫声入耳，又是一年盛夏时节
了。

我幼时居于乡下，屋后有一片槐树
林。每逢盛夏，那里便是蝉的王国，蝉鸣
是最动听的乐章。清晨起来，便听见第
一声蝉鸣，怯生生的，像是试探。及至中
午，那声音便汇成一片，此起彼伏，不绝
于耳。有时，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拿着自
制的捕蝉工具，穿梭在树林间，追逐着那
一声声蝉鸣。

此外，我们还会搜集蝉蜕。蝉蜕是
蝉在生长过程中脱下的外壳，据说有一
定药用价值，攒多了可以卖给药材铺。
蝉壳轻飘飘的，捏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
重量，却有着精致的纹路。我常常想，这
些空壳曾经包裹着怎样的生命？后来读
书方知有一种蝉的幼虫在地下竟能生存
17年之久，成虫出土后却只能活几十天。

城里的蝉少些，但每到盛夏仍能听到
它们的叫声。只是城中的蝉鸣总显得孤
单，这里一声，那里一声，不成阵势。前些
年，我住在小区的六楼，窗外有一株法国
梧桐。有一年夏天，一只蝉不知怎地飞了
上来，停在树上叫了整整三天。到了第四
天，蝉声戛然而止。我探头去看，只见那
蝉仍挂在树枝上，却已经僵硬了。它小小
的身躯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脚
却紧紧抓住树皮，仿佛还在坚持着什么。

蝉死后不久，夏天也很快过去
了。秋风一起，梧桐叶开始泛黄，一片
片飘落。那只死去的蝉不知何时消失
了，或是被风吹走，或是被鸟儿啄食
了。总之，它来过，叫过，又走了，没留
下什么痕迹。

今年夏天，我又在新居听到蝉鸣。
新房前是一条小河，河边长了许多高大
的树木。每天清晨，阳光透过淡薄的云
层，纷纷扬扬落在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一
层金色的纱衣。此时的蝉，像是还未从
睡梦中完全苏醒，只是偶尔发出一两声
慵懒的鸣叫，声音清脆又短促，仿佛在轻
轻打着哈欠，向世界宣告它的存在。随
着太阳逐渐升高，气温也在不断攀升，蝉
似乎被这炽热的阳光点燃了激情，开始
放声歌唱。起初，只是三两只蝉的低吟
浅唱，声音轻柔而婉转，像是在诉说着夏
日的故事。不一会儿，更多蝉加入这场
盛大的演唱会，它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共同奏响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仿佛
要将整个夏天的热情都释放出来。

夏日的午后，我常坐在窗前，听着

蝉鸣夏未央

季候物语 吴建

我家坐落于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巷
子两侧的房屋好似被挤压着，只能肩并
肩地伫立着。由青石板铺就的路面，透
着丝丝凉意，从巷头一路蜿蜒伸展至巷
尾，宛如一条柔顺蜿蜒的溪流。

春天来临，巷子里瞬间热闹起来。
王奶奶端出大大的簸箕，开始晾晒萝卜
干；陈叔叔把自行车倒置在地，正专注地
摆弄着那条不太听话的链条。阳光如同
融化了的蜜糖，将整个巷子涂抹得一片
金灿灿，也把家家户户晾晒的棉被、衣物
晒得蓬松又柔软。放学后，孩子们在巷
子里穿梭追逐，弹珠相互碰撞发出清脆
的声响。

夏天的傍晚，巷子宛如一个盛满温
水的澡盆，散发着慵懒闲适的气息。家
家户户纷纷搬出竹椅板凳，在门口依次
排开，就好像一艘艘小舟安静地停泊在
夜色之中。外婆总喜欢坐在门口，轻轻
摇着蒲扇，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过去的故
事。陈叔叔将刚切开的西瓜递到众人
手中。大家摇着蒲扇，一边吃西瓜，一
边天南海北地闲聊着。巷子里弥漫着
爽朗的笑声、蒲扇的轻摇声以及西瓜的
清甜气息，这些声音和气味就像夏夜空
气中浮动的音符，带来令人心旷神怡的
凉意。

秋天悄然而至，巷口那棵老桂树尽
情绽放。李婶子常常给我们端来热乎乎
的酒酿圆子，圆润的糯米团子漂浮在上
面，琥珀色的酒酿中点缀着金黄细小的
糖桂花，香甜气息扑鼻而来。刘阿姨有
时给我们送来她家新做的桂花糖，我们
细细品尝裹着晶莹桂花的糖块。巷子里
的日子如同糖块一般，沉浸在浓郁的甜
香里，在舌尖上慢慢化开，一直甜到内心
深处。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个寒冷的
冬夜。风雪猛烈敲打着窗户纸，发出呜
呜的声响，巷子里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关
闭着。突然，外婆焦急的声音打破了这
份寂静：“糟了，腌菜缸要冻裂了！”那口
盛满酸菜的粗陶大缸，突然出现了裂
纹。听到外婆的求助声，小巷邻居们手
忙脚乱地将那沉重的大缸往屋里挪。
但是，大缸在门槛处便彻底裂开，琥珀
色的酸菜和鲜紫色的辣椒碎倾泻而出，
流淌在洁白的雪地上。大家七手八脚
帮外婆收拾残局。随后，王奶奶给我们
端来热腾腾的姜汤，李婶子又送来新腌
好的菜。火苗在灶膛里噼啪跳动，映照
在每个人忙碌又带着笑容的脸上。

因为旧城改造，那条巷子早已被推
土机铲平，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依然清
晰如昨。巷子里的人间烟火气，像阳光
一样，早已融入我的生命。

蝉鸣发呆。那声音单调而重复，却有种
奇特的韵律，听久了竟能催眠。阳光透
过树叶的间隙，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
影。蝉声与光影交织在一起，构成夏日
特有的氛围。在这样的时刻，时间仿佛
被拉长了，一分一秒都变得清晰可感。

蝉鸣夏未央。夏日的蝉鸣，是光阴的
刻度。它们叫得最响的时候，便是盛夏；
声音渐弱，就离秋天不远了。待到蝉声完
全消失，夏天正式宣告结束。年复一年，
蝉用生命丈量着季节的更迭。它们的鸣
叫声中，似乎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明
知生命将尽，仍要唱到最后一刻。

窗外，蝉又在叫了。我放下笔，静静
地听一会儿。这声音虽然有些嘈杂，却
让我感到莫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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